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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十二岁，正上小学。父亲从部
队带病回家后，体质极差，形容枯黄，药不离
口，倍受疾病折磨。母亲拉扯着我们姐妹三
人，省吃俭用操持家务，披星戴月下地干活，
霜降时节也不肯歇息，一个人背着藤筐去山
里采摘草药山果，用一双瘦弱的肩膀，扛起
了生活的风霜雨雪。

日子过得虽然清苦，但是每年的端午
节，当我们从学校急急跑回家，眼睛投向饭
桌的一瞬间，总会看到在那个小小的竹筐
里，在氤氲飘散的清香里，秀气地立着几个
如精灵般的粽子。虽然只有很少几个，却是
我们姐妹很久的等待和期盼。

中午放学，远远地就看见家门口站着几
个人。近前一看，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农妇，
面呈菜色，粗衣布衫。身边站着一个五六岁
的男孩儿，身上背着一个约两岁大的女孩
儿，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说家里遭了灾，丈
夫下落不明，若不是为了孩子，早投井死了，
说着就要跪下去。母亲连忙拉住她，几步走
到屋里，手里拿着几个粽子，她把粽子塞到
农妇手里，说拿着吧，给孩子吃，你是当娘
的，千万得咬牙挺住，孩子离不了你呀。农
妇泪流满面，捧着粽子千恩万谢。这时，妹
妹放学回来了，她看到农妇手里的粽子，顿
时急了，上前就夺，嘴里嚷着：这是我的粽
子！这是我的粽子！母亲一把将妹妹拉到
身边，说锅里还有呢。妹妹哪里肯信？她像

一头疯了的小兽，急赤白眼地窜到屋里去
看。趁着这工夫，农妇在母亲眼神的示意
下，牵大抱小，一步三回头的蹒跚而去。这
时，妹妹从屋里冲出来，被母亲挺身拦住，胳
膊也被母亲牢牢地扭住，只有六岁的妹妹哪
里还能挣脱？索性扑通一声坐在院子里，扯
开嗓子大声嚎哭起来。我抬眼望去，在那个
竹筐里，仅剩一个小小的粽子……

那年的端午节，全家人守着唯一的一个
粽子，母亲的眼睛里隐着一层水雾，她轻轻
地把那个粽子用小刀切开，递给妹妹一半，
把另一半再切开，递给我和姐姐。妹妹用
手捧着小小的一块粽子，眼泪汪汪地看着
母亲，鼻子抽抽答答的，小嘴紧紧地抿着。
父亲粗糙的大手一遍一遍地抚着妹妹枯黄
稀少的头发，呛人的老旱烟飘成缕缕轻纱，
萦绕在低矮的老屋子里，他轻声地说：“见
人有难，就得帮一把呀，咱少吃一口，没啥，
你们现在还小，总有一天，会懂得这些事理
……”

岁月无痕，三十多年一晃而过。每到粽
叶飘香的时候，我会想起那个终生难忘的端
午节，想起父亲的弯背，母亲的瘦肩，妹妹的
泪眼，想起在那个难得见到白面的年代里，
为了让我们的嘴巴多一种味道，让我们的童
年多一抹色彩，让我们的人生多一重记忆，
母亲，父亲，忍辱负重，吞咽着太多的辛酸，
忍受着太多的为难，对自己苛刻到了极点。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母亲含泪卖掉了珍藏多
年的外婆留给她的一副银手镯，一支银发簪
……

一切恍如昨天。我仿佛看见，在那条古
老的巷子里，在那个典当铺子门前，站着年
轻时的母亲。她静静地立在那里，久久不肯
离去，凉风夹着细雨，吹乱她的头发，淋湿她
的衣衫……

飞走的粽子
山东济宁 刘琴

许多人，尤其是城里人，只是听说过“龙船调”，没有真正
听过江汉平原那雄浑高亢、悠扬悦耳的天籁之音。

龙船调是江汉平原乡下划龙舟时的男人大合唱，但那不
仅仅是为了社交或者因为娱乐而歌唱，那是战斗号子，与划
船的激情和动作相关。

农历五月的端阳节，设定龙舟比赛的河岸，人山人海。
龙舟未到，龙船调就已荡漾在宽阔的水面了。此时，参赛龙
舟在歌声中纷纷亮相，这是“划游船”，也即热身。比赛尚未
开始，歌声比较悠缓。

龙船调是由领唱、合唱、和唱以及吼白等部分组成。每
只船上专设一名鼓手，牛皮大鼓的敲打，就是唱歌的节奏，也
是划桨的节奏。一般情况下，鼓手就是领唱人，也有船头“抢
标人”，俗称“头桡”，此人手中的桨实际上不划水，而是与鼓
点合拍朝天划的，相当于合唱团领唱的指挥棒，而整船人都
是歌手。狭窄的龙舟上分左右排开的二十几名水手，相互之
间难得看清划桨、起桡的动作，所以，鼓点就是命令，歌声就
是号角。

龙船调在划游船时更好听些。比赛正式开始后，捉对比
拼的双方水手，极力角逐，情绪激昂。领唱与水手大多省略
了中间的“唱”，而只剩下最后的“吼”了。那就听这些平时耕
田使牛、栽秧打场的庄稼汉子们，是怎么在难得的欢乐节日
里唱出他们心声的吧。

（咚，咚，咚——咚咚——咚！）
领唱：划花儿——
合唱：龙喝彩——活——
领唱：一鼓啊一桡哇——
合唱：吆——活——火——呀！
吼白：（咚！）划！
吼白：（咚——咚咚！）划！！
吼白：（咚——咚咚！）划！！！

（咚，咚，咚——咚咚——咚！）
合唱：划花儿——
合唱：龙喝彩——活——
领唱：桡子啊拿齐哟——
合唱：吆——）活——火——呀！
吼白：（咚！）划！
吼白：（咚——咚咚！）划！！
吼白：（咚——咚咚！）划！！！
……
龙船调内容十分简单，且大多重复。头上一句即可领

唱，也可合唱。只有中间一句领唱的词必须变换。好在只有
四五个字，领唱者随机应变，见啥唱啥皆可。例如：力争上
游，鼓足干劲，争抢头标，齐心协力等等，只有得胜之后才能
唱“天下呀无对哟！”，一般不唱这句有狂妄嫌疑的歌词。龙
船调重要的是那些合唱和吼叫，这里不是显示艺术水平的场
合，只需要烘托欢乐、雄壮、激烈的气氛，激发昂扬的竞技斗
志。因为这里是乡下某个集镇边的大河里，因为参与者是肤
色黢黑、力道刚劲的庄稼汉子。

龙船调起源于何时，无从考证，也无文字记载。也许它
像沙子、像阳光，从历史的某个缝隙里溜了出来，连同顽强的
野草一起在民间的沃土上生长蔓延，看不到却听得见。它无
需申遗保护，无需抢救发掘。它或许从屈原大夫投江而死的
江边开始，唱过了汉唐盛世，唱过了苦难岁月，一直萦绕在荆
楚乡野之间，从来未曾远去。

江汉天籁龙船调
湖北荆州 袁作军

大运之河

流年

端阳，是到了该好好吃一顿的时候了。
端阳节前后，正是农历二十四个节气中

的芒种。立夏小满正栽秧，芒种芒种，忙管
忙种。这几个节气一路过来，那是真忙啊。
收小麦、种玉米、栽稻秧、播大豆、压红苕藤
等等，这一大摊子的农活儿。刚把庄稼种下
地，还得忙着田间管理啊。乡下俗语说得
好：光种不管，收堆杆杆。播下种下了，还只
是个开头呢，要想有个好的收成，还得忙着
管理。你不管，杂草比苗高，收秋时节，那就
得饿肚皮了。一大摊子的农事农活儿忙下
来，腰酸背痛腿抽筋儿的，是该吃点喝点
了。人这一辈子，吃是个大事情。

端阳吃什么呢？乡下人几千年的传统，
吃粽子那是少不了。吃大鱼大肉山珍海味，
乡下一般人家是不敢想的，但扎扎实实吃上
顿粽子粑，那是没问题的。

乡下人吃粽子粑，那可是有些讲究。酒

米，书上称着糯稻米，在乡下人家一般情况
是不拿出来吃的。一是难种，病虫害多，收
成不高，尤其是那个稻瘟病那是不好治住
的。眼看谷子抽穗亮米粒了，一场穗颈瘟病
下来，全糟了，收的大多是秕谷。二是弄酒
米那东西吃，有点麻烦耽搁时间。乡下人家
大多是在逢年过节时才弄酒米吃，而要吃酒
米，一般是与粑粑有关的，比如黄粑猪儿粑、
粽子粑、汤圆粑、年糕闹糟酒。

做粽子粑，哪能离得开酒米呢？酒米是
主要配料，再加上些饭米，书上称着粳稻米，
按照习惯的比例配制而成。这个真靠习惯，
如果你要吃粑糯点，那酒米的比例就高些，
相反，就少放些酒米。包粽子的粽粑叶呢，
那可不能用一般的树叶或竹叶，要用柊叶包
来才香。把柊叶采下来，洗净后，还得放在
开水里煮上一煮，主要是除去叶子的脆性和
裂性，使之变得柔韧，好包。包粽子粑，那可
是门技术活儿。如果没得点真手艺真本事，
看起来简单，你却包不起那几个尖尖的角，
一放进去或蒸或煮，准就暴皮，满锅都整起
是米渣子。要说吃，那就更吃不进去了。

村子里包粽子粑，隔壁刘二娘那是算得
上是一把好手。刘二娘人长得肥滚滚的就像
个粽子粑，下地干农活不行，那做手上的手艺
活，那是一流的。刘二娘包粽子粑，那是又快
又好又漂亮。一张柊叶在刘二娘的手里转来
转去，两瓢儿酒米灌进去，左捏右捏，一个粽
子粑就成了。刘二娘包的粽子粑，有轮有廓，
每一方的角角都尖尖的，很有吃相和看点。
村子里的人家，端阳时节要走亲戚串个门儿
什么的，要嘛就到刘二娘家学包粽子粑，要嘛
就到刘二娘家买粽子粑。每一个端阳节前
后，刘二娘家可就热闹了。

包好了粽子粑，或煮或蒸，出了锅，上了
桌，那就得吃啊。吃粽子粑那可是件热闹的
事儿。其实，说实在的，乡下人过端阳节硬
要说是纪念这个或想起那个伟人或古人，也
许有，但不多。大多还是为了家人团聚，亲
戚朋友拢在一起拉拉家常、聊聊闲话罢了。
所以，这吃粽子粑的气氛就显得格外的浓
郁。忙了好几季庄稼了，一家人还没来得及
好好坐下来吃一顿呢。儿女在外打工挣钱，
大年过后就出去了，好几个月还没回来呢，

趁着端阳回来一趟，得好好聚聚。后山前山
的七大姑八大爷的亲戚朋友，都早出晚归忙
着地里的庄稼活儿去了，就隔着村子口一座
老石桥呢，好久没在一起聊聊了，正好端阳
节，大家坐在一起热闹热闹。端阳节，吃的
气氛就上来了。你一口粽子粑，我一口粽子
粑，把心里的话、外面的事儿、田间地头的庄
稼，都要拿出来摆谈摆谈，有苦有乐，有甜有
酸，啥事儿，哈哈一笑就过去了。

端阳节吃粽子，那就是吃的亲情、友亲，
再加和谐与舒心，安逸哟。

如果一边吃着粽子粑，桌子上摆了一大
桌子的家常菜，还有一碗黄酒，那就更安逸
了。乡下人端阳节是要吃雄黄酒的，可雄黄
酒那玩意儿，多多少少喝点还行，有驱赶蚊
虫的作用，可喝多了，那就不行，那家伙是燥
火的。要真喝放开了喝，那还得喝黄酒。此
黄酒也不是什么绍兴黄酒，而是乡下人自己
泡的。酒是乡场上打回家的粮食酒，再在山
上采些草药泡上，不出半年，泡得黄金干色
的，就是这种“黄酒”。

几个粽子粑，两杯黄酒下肚，端阳就过
得很有些节气的味道了。如果还有个儿女
孝顺，家庭和睦，朋友够哥们，一桌子的酒啊
菜啊粑啊糖的吃下来喝下来，那就是神仙日
子了。

一个节气，一种乡村千年的传统，总让
人想起生活的简单与轻松，总让人想起亲情
与人情的纯朴和纯粹。端阳节，阳光正好，
心情也正好。 ■本版摄影 广东梅州 苗青

粽香时节
四川泸州 周天红

一
在中国大地上，在中华儿女的心中，

屈原，是一种信仰！
浩浩荡荡的汨罗江，一流几千年，逝

去的是岁月和这淙淙的流水，永恒的是，
先生的灵魂。

千年前的纵身一跃，溅起的水花儿
啊，未能洗白那个世道，却点亮了数不清
的人的目光和心灵。

融为这汨罗江里的一滴水，于是一个
人，一条江，一个悲怆的故事，一种传世的
精神，一种傲世的风骨，都在一个名叫“端
午”的节日里，复活！

二
龙舟上，那么多的汉子，挥动臂膀。

此刻火辣辣的阳光，也比不上那火辣辣的
激情，汗珠子飞扬，扬出去的也是一种生
命的色彩。

擂鼓声，呐喊声，欢呼声，能否喊回您
的灵魂？

一个个粽子，散发着一个节日的诱
惑，在众多的节日中，唯有端午，是为了纪
念一个人和他的一种精神。

唯一的端午
河南濮阳 姜利威

“五月里来五端阳，沙枣花插在大门
上，雄黄药酒高升上……”又听到熟稔的
家乡小调，又想起儿时的端午节。

荒滩中、沙窝里、石坡上的沙枣树开
花了，灰绿色浓密的叶子中，一咕嘟一咕
嘟的沙枣花，挤挤嚷嚷着，绽放着金色的
笑脸。沁人心脾的清香氤氲，端阳节就在
沙枣花香里款款而来。

红彤彤的太阳升上地平线，母亲怀抱
一小捆滴着露水的沙枣枝从村口走来。
母亲天不亮下地，五月的田地里麦子在拔
节，豆子在开花，马铃薯在结果，活计稠得
很，急得很。母亲把几束沙枣枝插在门楣
上，几束插在装满清水的玻璃罐里，花香
瞬间溢满破旧的小院。

母亲“咕噜噜”一口气喝下半瓶凉开
水，进了厨房。从面柜中取出三碗白面，
堆在案板上，倒入烫手的水。母亲弓腰蹬
腿，挥动手臂，使劲揉面，汗水从鬓角流
下，母亲的脸成了大花脸。面团在反复揉
压下软而劲，切成拳头大，用擀杖摊开，成
圆圆的手掌大的薄饼。炉火“呼呼”，清油
锅沸腾，母亲托起面饼沿锅边滑下。“滋啦
啦”，油锅爆响，面饼翻滚，由白色渐成金
黄色。母亲用筷子捞起油饼，放到盆中，
一张张撂起来。

母亲揭开铝锅，盛出枣糕。昨晚，母
亲洗净沙枣，掺和糯米，放在文火上蒸三
四个小时，大漠的沙枣和江南的糯米完全
融合在一起，演绎出别样的香甜绵爽。挖
一勺枣糕，摊在油饼上，油饼对折，油饼卷
糕做成了。一家人围坐一起，喝着鸡蛋
汤，美美地享用节日大餐。

很少动酒的父亲拿出一小瓶酒，从口
袋里掏出一个麻纸包，里面是几块碎小的
雄黄，这是父亲去村卫生所讨的。将雄黄
放入酒中，摇几下酒瓶，酒呈金黄色。父
亲斟满酒盅，准许我们每人喝一盅。端阳
节喝雄黄酒，能消毒防病，免受虫蛇伤
害。《白蛇传》里千年的白蛇误喝雄黄酒显
出了原形，足见这雄黄酒的厉害。

我们仰着小脸，围住母亲，绾起衣袖，露
出手腕、脚腕，争抢吵嚷。母亲眯着眼，连声
说：“不急，全有哩。”母亲粗壮的手指拿起花
花绿绿的丝线，灵活地上下穿梭。不一会
儿，我们的手腕、脚腕系上了五彩绳。有五
彩绳护佑，百病不生呢。我们的身体似乎充
满了力量，轻快地飞向村口的沙枣林。

躺在沙枣树下，听“啾啾”的雀儿鸣
叫，看蓝汪汪的天，嗅浓郁的花香，畅快地
享受端午节的快乐。

枣花香里的端阳
甘肃武威 蔡永平

距离端午还有不少天，街上就有卖粽
子了，有的是熟的，有的是生的。看见堆在
小竹筐里一只只的粽子，不禁想起一个女
人卖生粽子的事来。

那时在乡中学教书，我正上课，一个五
十多岁的女人推门进了教室。她邋里邋
遢，黑黑的脸，好多天没洗过似的。这都不
要紧，令我和同学们大吃一惊的，是她披头
散发，胡言乱语，几十名同学都吓得瑟瑟发
抖，大呼小叫。一阵惊慌过后，我觉察到，
这是我们村上的大柱子妈，按辈分我得唤
她表舅母。至于这表有多远，我也不清楚，
反正八竿子都打不着。

我竭力镇定下来，说：“表舅母。”她的
嘴巴叽里咕噜说个不停，我听了好半天才
慢慢明白，她在街上卖她包的生粽子，下集
了，她的粽子还没有卖完。瞧着她竹筐里
一个都没少的粽子，我想：谁买你的粽子吃

啊？疯女人，用我们当时的话来说就是老
昧子。

此前，大柱子爸，也就是我表舅父天不
亮赶集卖菜，路上，被一辆大卡车撞倒，再
也没有醒过来。那个时候的大柱子，正在
县里复读。村里人瞒着大柱子，就连表舅
母也没告诉大柱子，大柱子已经连续复读
五年了。

人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付出总有回报，
大柱子第五年参加高考，还是落选了。那
次大柱子到县里看分数，一去就没有再回
来，原来大柱子经受不住再次落榜的打击，
卧轨自杀。破屋偏遇连阴雨，大柱子出门
七八年的姐姐，在夫家不久也因病去世。
这样，表舅母就成了孤苦零丁的一个人。
不知道是哪一天，好像我从乡中学回到家
里，夜里睡得正香，被一阵吆喝声惊醒，侧
耳一听，原来是表舅母幽灵一样满村游荡，
听那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快一
会儿慢，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我一下子从被
窝里钻出来，喃喃自语：“表舅母疯了！”

表舅母叽里咕噜地胡言乱语，很快把
我从记忆里拉回。她要把她没卖出去的生
粽子送给我，可是我心里一百个不情愿，我
嫌弃表舅母的病，自然也就嫌弃她包的粽
子。不然，别人的粽子早早卖得一干二净，
她的粽子为啥卖不出一只呢？

被人拒绝是没面子的事，何况是一个
精神不正常的人呢？不要粽子，担心她跟
我没完，就硬着头皮收下了她送我的一筐
粽子，我大致数了数，有二三十只。表舅父
去世了，儿子大柱子自杀了，女儿也因病不

在了，表舅母无依无靠，再加上她疯了……
我不忍心，从包中摸出二十块钱，硬是塞到
了表舅母手里。

第二天就是端午了，我从学校回到家
里，表舅母也来到我家。这次她是拎着一
只蛇皮袋到我家的，里面装着一些青菜，
都是表舅母刚刚从地里拔来的，原来又是
送给我家的。说真的，我家真的不缺青
菜，何况是一个疯女人送的青菜呢？

如何打发这个疯女人呢？我跟在学校
里一样，既不敢亲近她，又不敢得罪她，一
心想着她能接受的办法打发她早一点离
开，比如给她送两只苹果，或妻子不穿的衣
服等等。可是表舅母什么都不要，而是眼
睛睁得大大的，朝我家墙壁上看。镜框里
有张放大的集体合影照，那是我刚参加工
作时任教班的毕业照。那时，大柱子还是
我的初三学生。

表舅母就像见到大柱子一样，疯了似
的蹦蹦跳跳伸开双臂抓那毕业照。我把镜
框里的毕业照取出来，表舅母忽然嘤嘤哭
了，哭成个泪人儿，然后就是一阵死一般的
静寂。

说真的，自从表舅母疯了，白天她到处
吆喝，夜里也到处游荡。也许她太累了，抱
着毕业照，竟然歪在我家桌子上睡着了。
而这个时候的我和妻子，眼里注满了泪水，
嫌弃甚至鄙视表舅母的心绪烟消云散。

待表舅母醒了，妻子已经把她头天送
的生粽子在锅里烀好了。那年我们是吃着
表舅母包的粽子过端午的，我们一家跟表
舅母一起过的端午。

粽子和眼泪
江苏连云港 陆琴华

每逢端午节前后，我的家乡到处生长着
郁郁葱葱、馥郁芳香的艾草。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我的家乡一直就
有这个习俗。“手执艾旗招百福，门悬蒲剑斩
千邪”。端午到，家家户户门前插上艾草、菖
蒲，趋利避害。这天一大早，趁太阳还没有
出来，母亲就会领着我们，挎着筐去割好多
好多的艾草。回到家，一束一束用线绳拴好
挂在门楣、屋檐下、水井旁，牲畜家禽的棚圈
也都会插上艾草。剩下的大部分艾草，晾干
后精心贮存起来。在我的家乡，端午节插艾
草和吃粽子、吃鸡蛋、系五彩线一样重要。

小时候我感冒了，母亲就用晒干的艾草
煮水，连续喝上两三天，感冒就无影无踪
了。如果赶上老母鸡勤快，下蛋多，母亲还
用艾草煎鸡蛋，既解馋又治感冒。那时候总
是盼着快点感冒，甚至趁家人不知道故意跑
出汗，立刻脱掉衣服。一旦稍微有点感冒，
就故意夸大“感冒症状”，盼着母亲用艾草煎
鸡蛋。

十多岁的时候，盛夏和秋天的傍晚，我
在场院里护麦，扒苞米。家乡蚊子多，在身
边“嗡嗡”直响。蚊子的嘴硬得像金刚钻，叮
到身上就是一个大苞。母亲就提前缝几个
口袋，把艾草用剪子剪碎放进口袋，装进我
们的兜里。这样，蚊子闻到艾草香味就很少
来了。

艾草，没有绚丽的花，但它有着一缕芳
香，一抹绿色，一种呵护，一份安康。

有香无花
黑龙江鹤岗 周脉明

端午将至，大街小巷飘荡着粽子的清香。
母亲喜欢自己包粽子。每年农历四月底五月初，母亲会

去湖边摘粽叶，回来煮熟备用。那是个极辛苦的活，湖水倒
不是特别凉，只是芦苇丛生得茂密，人站在水里，高高的芦苇
完全把人给淹没了，人在里面行走极端困难。粽叶的边缘还
有毛刺，粘在人身上既疼又痒。泥里刚长出的芦苇像锥子似
的，扎得人脚底生疼。

我站在岸边，一会儿就看不到母亲了，急得大叫，母亲就
会安慰我，“不喊不喊，回去了就包粽子吃！”母亲采摘回一大包
粽叶后，就像生过一场病似的筋疲力尽。我问母亲：“为什么
不去买呢？”母亲只是说：“买不要钱吗？有摘的就自己摘！”现
在想来，是母亲让我懂得了勤俭节约、自力更生的含义。

初四包粽子，母亲拿出糯米，仔细的择去碎石子等杂物，
用清水淘洗两遍，将其它物品备好，等糯米将干未干之时便
开始包起来。

包粽子是个技术活，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只见母亲娴
熟地拿起粽叶，轻轻一卷，几片绿蝴蝶似的苇叶，瞬间就成了
漏斗的形状，将米放入“漏斗”，用筷子轻轻捣几下，压实，母
亲把“漏斗”上面的粽叶一折，将米覆盖，再细绳绕粽身一圈，
牢牢地扎紧，一个三角圆锥形的粽子就包好了。

母亲总喜欢把粽子五个五个的连在一起，提在手上沉甸
甸的。我特别好奇，想学包粽子，母亲便教我包，可我不是把
粽叶弄破，就是粽子里面的米往外面撒，怎么也包不会。母
亲总是说：“不要急，慢慢来，熟练了就好。”

粽子包好了，母亲就将它们放在一个大锅里煮。闻着渐
渐飘出的香味，我们便不肯走开。母亲说：“急不得，得慢慢煮，
粽子才香，等熟了就给你们吃。”可白天总煮不熟，等到晚上大
家都睡了的时候，母亲还得把粽子翻个过再煮。

端午节的早上，粽子的香味唤醒了我。我们几姊妹踮起
脚，眼巴巴地望着锅里的粽子。剥开粽叶，那绿里透黄，香气
四溢的粽肉，让我们馋涎欲滴。母亲却不准我们先吃，而是
让我们先给奶奶端一碗过去，还得给隔壁的刘爷爷送一些后
才可以吃。不知道父母是否吃了，只知道我们面前有一大堆
剥下的粽叶，锅里已经不见粽子了。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
代，母亲又有几次吃过饱饭呢？

如今，各种形状、各种味道的粽子，随时都可以买到，却
怎么也吃不出童年粽子的香味了。

童年粽子的香味
湖南常德 江迎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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